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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中期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貿易摩擦。

實際上，我在於 2018年元旦發佈的新書《樞紐》中就已經談到這

種可能性了。1

我在《樞紐》下篇討論中國與世界經濟關係的部分提出，中國

的經濟成長係基於西方最新一輪創新經濟的拉動，其間一系列結構

性的特徵，使得在不出現實質性技術變遷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製

造業向中國的轉移是終局性的。因此，中國的經濟成長帶來了全球

經貿結構的深刻變遷，從沃勒斯坦所說的“中心—外圍”結構變

1 我在書中援引了前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拉格拉邁．拉詹的觀點，當然，

我本人是高度認同這種觀點的，它與我整體的解釋框架非常契合。“消費著中國產品輸出的

諸多國家，通過向中國融資來獲得消費力，但這種經濟過程背後並沒有穩定的政治基礎，以

便治理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失衡，以至國際社會在經濟上喪失對中國產品的購買能力之前，可

能會先喪失掉對中國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目前的全球需求模式在金融和環境上不可持續，而

由於對長遠問題的思考不足，各國的國內政策眼下又難以改變，世界正被夾在這中間，左右

為難。”參見施展：《樞紐：3000年的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版，第 573—

574頁；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年版。

前言 為一種“雙循環”結構，中國的製造業成為一個中介性的“樞紐”，

銜接起西方發達國家的創新產業及高端服務業與不發達國家的原材

料產業。這種結構變遷會引發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國家內部的一系列

不均衡，從而籲求一系列治理秩序變革。如果變革不能向前推進，

便有可能引發貿易摩擦。

未料到，《樞紐》一書出版不到半年，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就真

的出現了，並且規模迅速升級到超出所有人想象的程度。一時間，

網上滿是中國製造業面臨貿易摩擦的嚴重衝擊，大量製造業工廠正

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規模轉移的消息，中國經濟似乎正面臨重大

危機。很多人質疑我在《樞紐》中的說法，認為現實已經狠狠地駁

斥了這本書。

從純粹的理論分析來看，我認為這種大規模轉移不大可能。因

為我所論證的支撐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很多條件並未因貿易摩擦遭遇

實質性挑戰，海外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條件承接中國如此大規模的供

應鏈網絡轉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邏輯之下，僅僅轉移工廠而不

轉移供應鏈網絡，是構不成實質意義上的轉移的。但是這種理論分

析倘若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支撐，說服力仍然有限。

於是，在 2019年，我與研究團隊的夥伴們一起從北到南對越

南做了深入調研。我們跑了河內、海防、胡志明三個大城市，以及

分佈在北方和南方的三個主要工業省份，拜訪了四個工業園、日本

國際貿易促進會派駐越南河內和胡志明兩個城市的分會，又採訪了

河內的一家律師事務所、七家在越南的中國商會。我們還拜訪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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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到低科技橫跨多種產業、從跨國大公司到地方小工廠橫跨多

種規模的近二十家企業，若干位越南工人及越南經理層，以及幾十

位在越南打拚的中國人。此外，我們還採訪了越南的政府基層官

員、兩所大學中的多位學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館吃飯時，遇到的

一位會說流利中文的越南老闆娘都成了我們了解越南民情的訪談

對象。

在去越南之前，我們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對中國企業做了深入

調研，以便獲得必要的預備知識；從越南回來之後，基於新獲得的

信息，我們又逆向回溯到國內的供應鏈網絡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廣

西中越口岸地區做了深入調研。

大半年的深入調研以及與研究團隊夥伴們的反覆討論，讓我有

了巨大的收穫。調研基本驗證了我在《樞紐》中提出的“樞紐”、

“雙循環”結構的假說，同時讓我能夠對假說做出重要的迭代升

級，把很多思考向前推進了很遠。田野調研不僅讓我對經濟活動的

微觀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還讓我發現了很多以前根本不知道

的存在。

基於調研形成的理論收穫，可以總結為如下四點。

第一，製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

“溢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事實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調研告訴我們，從中國向越南轉移的，並不

是某些行業中的整個產業，而是該產業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

節，主要是對供應鏈需求較低、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環節，1通常是

最終的組裝環節。其他環節很難轉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國的供應鏈

網絡中。結果就是，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往越南轉移得越

多，對中國這邊供應鏈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國和越南為代表的東南

亞之間從而形成了一種深度的嵌合關係。這樣一種轉移，還是稱之

為“溢出”更恰當一些。我們在新聞中經常看到，伴隨著貿易摩

擦，越南對美國出口有了大幅增長，中國對美國出口有了大幅下

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長。

在新的生產邏輯下，過往理解問題的很多方式都得加以調整。

第二，能夠轉移的環節，和通常所說的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

產業沒有關係，而是和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有關係。

和通常說的產業本身的技術水平高低無關的最根本原因在於，

今天各國之間已經是在工序層面的跨國分工，複雜產品很少能在單

一國家或地區內部完成全部生產環節。高技術產業的生產環節中不

都是高技術環節，其中的低技術環節如果符合第一點的條件，是有

機會轉移走的。

但是在轉移過程中，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其轉移

邏輯是不一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形成的重化工業相當於工業經濟

中的基礎設施，由於一系列原因（詳見書中內容），重化工業基本

1 據在越南調研到的電器行業的多家企業反映，人工成本佔比的臨界點差不多是 15%，

超過這個數值，企業就會考慮尋找低人工成本的地方。但其他行業的臨界點是否也是

類似數值，調研中尚未得到確切的答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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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終結在中國，無法向東南亞轉移。第三次工業革命形成的電子產

業，在可預見的未來，它所依託的最大規模供應鏈網絡也會留在中

國——畢竟其所依賴的經濟基礎設施在中國，但是電子產業中的

組裝環節會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轉移出去的這些環節，會與

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保持深度的嵌合關係。第四次工業革命形成的信

息技術產業，從它的核心技術創新和軟件等方面來看，美國起著主

導作用；從信息技術的硬件製造方面來看，這種製造是要通過電子

產業完成的，中國加上東南亞會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第三，推動中國供應鏈網絡向東南亞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國

民間的力量。中國的民間經濟和社會帶給我特別多意外的發現和

感動。

我在調研中注意到，貿易摩擦越嚴重，民間經濟就越努力加強

自救。所謂自救，很多都是生產環節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轉移，

因為那些地方無須面臨美國的高關稅。但是，在轉移的過程中，只

有組裝環節能夠出去，其他環節仍然需要依託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

絡。而中國供應鏈網絡的活力，也來自民間經濟。因此，貿易摩擦

的結果是，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會加速向海外擴展，但這一過程的主

要動力來自民間。

至於向海外“走出去”的具體載體，在各種海外大項目之外，

我們通常關注到的都是那些外出設廠的企業——不管是出於全球

佈局考慮而主動走出去的國際大公司，還是跟隨大客戶走出去的小

供應商企業。但所有企業都是基於具體的“人”的活動才運轉起來

的，過去國內對於“人”的層面關注不夠。

我們在越南的調研中發現了國內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國幹

部”這個群體。所謂“中國幹部”就是，無論什麼“資”的企業（主

要是台資），只要是把工廠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的，則中高層管理

人員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這群人自稱“中國幹部”，是個

有幾十萬人的群體。中國幹部是把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與越南的組裝

環節銜接起來的重要微觀載體，他們在打拚的過程中擁有了大量基

於跨文化的調適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實踐但難

傳授的隱性知識，是具有巨大價值的海外智慧寶庫。如此重要的群

體居然在國內鮮為人知，期待我在書中的討論能夠引起國人對他們

的關注。

第四，是“溢出”而非“轉移”的根本原因在於，隨著技術、

公司組織形式以及生產邏輯的演化，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越發分

離。經濟空間以各種方式穿透國界存在，政治無法真正約束這種經

濟空間的運轉。

信息技術天然地是穿透國界的，這個我們都很熟悉了。而製造

業中的生產流程也越發成為一種跨國性的存在，這跟我們過去所熟

悉的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認為，無論生產什麼東西，生產過程中的

大部分環節都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的。但是在今天，就複雜產品

而言，生產過程中的大部分環節是在幾個國家中通過跨國配合完成

的。倘若把一件複雜產品從元器件到最終產品的全生產流程所經歷

的物理空間稱作生產流程所依託的經濟空間，這種經濟空間已經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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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穿透國界——也就是穿透政治空間的了。

從國內層面著眼，這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民間經濟的

運行邏輯和政府政策的邏輯越來越分離成兩條線。政策對民間經濟

的影響機制，跟過去已經大不一樣了。從國際層面著眼，這還會帶

來一個結果，就是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經濟問題已經越來越沒有意

義了。而現在的各種國際經濟治理秩序，比如WTO（世界貿易組

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各種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都是以國

家為單位組織起來的，國際經濟治理秩序在運轉上也就越來越有

問題。

世界必須找到新的治理辦法，新辦法的根基必須與新變化的動

力基礎相匹配。是經濟活動穿透國界才帶來了這些問題，但經濟活

動的基本單元並不是國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辦法是需要由

商人來主導的。回看歷史，商人秩序曾經與政治秩序纏繞著共生演

化，推動人類秩序不斷發展，中世紀以德意志商人為主導的商人秩

序——漢薩同盟就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到了近代的主權

國家時代，政治秩序變得過於強大，商人秩序被政治秩序遮蔽了。

而今天，隨著技術和生產的變遷，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

站到歷史前台的時刻。我在書中做了個大膽的構想，就是構建“東

亞漢薩同盟”，它標示著我對未來可能形成的秩序的某種構想。

貿易摩擦是一種很有趣的“極端”環境，它可以把很多平常狀

態下易變的、擾亂人視線的東西都拂去，底層不易改變、在更大程

度上規定著演化方向的東西，會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浮現出來。

正是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我們可以發現民間經濟正在“溢

出”的強大動力；也是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我們會被促使著去

構想未來新的秩序可能性。對未來所做的這種構想，需要我們有深

遠的歷史感，因為，真正的歷史感從來都是指向未來的。在實踐的

延長線上，這樣的一種思想，就是最深刻的歷史實踐！

在調研回來後，跟朋友們討論自己的思考的時候，有朋友提

出一個意象，非常貼合我調研的感受，那就是——原力覺醒。“原

力”是《星球大戰》電影裏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最底層的動力。原

力覺醒，就是說長久沉默的最底層動力行將浮出水面。

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在當下動盪不堪的國際格局中，反倒更

容易看清——在今天，中國與世界經濟關係中真正的“原力”，就

是商人秩序的力量。這個“原力”一直存在，但長期沉潛，久未獲

得自覺。到了今天，技術和生產的演化很可能會把它推到歷史的前

台，“原力”應當“覺醒”，“原力”也必須“覺醒”。

施展

2019冬至夜，於北京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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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版序

2018、2019兩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戰火一路蔓延，一時之間

國內有著各種憂慮的聲音，擔心中國會因為貿易戰而失去世界工廠

的地位，而越南製造業似乎正在迅猛崛起，有取代中國的趨勢。一

旦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則中國有可能陷入失業潮，社會可能陷入

劇烈動盪。

但我對此並不擔心，原因在於我在前幾年出版的《樞紐：3000

年的中國》一書中對中國製造業發展邏輯的分析。在我看來，20

世紀 90年代中後期，美國開啟的創新經濟轉型產生了生產流程大

規模外包的需求，這個需求剛好與中國在那個十年中的一系列歷史

節奏發生了時間耦合，於是促成了中國製造業的迅猛崛起。而中國

製造業在崛起之後，促成了生產環節中企業組織形態的深遠變化，

生產企業開始演化為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體系，形成了一種樂高

積木式的生產—創新機理；供應鏈網絡的運營效率，成為生產過

程中綜合成本控制能力的基礎，勞動和土地等要素價格在綜合成本

中的佔比已經大幅下降。供應鏈網絡的形成，本身又是一個龐大的

繁體版序 體系在多重要素發生時間耦合後自生演化的結果，其他國家極難複

製，所以中國在中低端製造業層面在世界上獲得了壓倒性優勢。

在這個分析中闡釋的一系列社會和經濟邏輯，並不會因為貿易

摩擦就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所以我並不覺得貿易摩擦會讓中國喪失

掉世界工廠的地位，後來的時勢發展也證明了我當初的判斷。

但光是理論分析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更細緻的實證研究支撐。

所以我在 2019年隨同研究團隊深入到越南進行調研，基於越南的

調研，再回溯到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供應鏈上游，調研的結果就形成

了您手中的這本書《溢出》。我在微觀層面上看到了，所謂的中國

製造業向外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

在微觀調研的過程中，我還進一步注意到了中國在兩個特殊的

歷史時期所形成的人才堰塞湖效應，它在人的層面上帶來了中國

經濟發展的巨大源動力，以及積澱出了製造業上的很多“隱性知

識”，這些都是中國製造業的力量所在。

沒想到，《溢出》簡體版剛剛發佈之際，新冠疫情猛然爆發

了。在 2020年 2月份疫情勢頭最為兇險之際，很多人都陷入了深

深悲觀，覺得這回中國製造業可能真要扛不住了。但當時我的立場

是一種“謹慎悲觀”，畢竟我所觀察到的中國製造業所依憑的各種

力量根基都還在，所以我判斷，除非疫情僅僅局限在中國，並且持

續四五年的時間，否則中國製造業仍然不會受到實質性的重創。

幾個月後，中國的疫情逐漸走出谷底，其他國家卻陷入了水深

火熱。到了下半年，中國經濟不僅收復了上半年的失地，並且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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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生產嚴重受阻，中國的製成品出口比此前還有了更大的

增長。於是很多人又進入了一種強烈樂觀的情緒，覺得這是中國的

一個重大機遇。但這會兒我的立場是“謹慎樂觀”，中國製造業只

不過是在疫情的下半場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而已，但中國的比較

劣勢並不會因此就克服了；甚至，如果中國在這個階段太過高調引

人反感，導致西方強化在一些關鍵領域“脫鉤”的決心，中國的比

較劣勢還有可能放大。（而這本繁體版就收錄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我的上述分析。）

也就是說，在剛開始疫情很悲觀的時候，在我看來，中國製造

業遠比那些特別悲觀的人所想象的更加強韌；但是在下半年疫情很

樂觀的時候，在我看來，中國製造業遠沒有那些特別樂觀的人想象

的那麼強大。

這樣一種無論是悲觀還是樂觀，始終抱持“謹慎”立場的姿

態，自然是左右不討好，我的一些研究和分析發表出來之後，其引

發的各種爭議也在我的預料之中。在一個劇烈變遷、高度撕裂的時

代，真正能夠討好觀眾的是鮮明勁爆的立場，而不是冷靜理性的分

析。但越是這樣的時代，就越是需要一些冷靜的聲音和理性的思

考。我不敢自詡能足夠好地做到這些，但我確實在往這個方向努

力，只希望這些微弱的努力能夠留下一些有用的東西。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施展

2021年 3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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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體，主要進行的是簡單加工。

對照之下可知，越南的人口規模、領土規模、經濟規模、高質

量基礎設施的規模、優秀工程師的規模，以及每年培養出的合格大

學生與熟練工人的規模（下一章對於優秀工程師和大學生、熟練工

人的問題還會有深入討論），與中國相比，都差著一個甚至兩個數

量級。考慮到這樣懸殊的實力差距，越南確實是不可能取代中國世

界工廠的地位的。

我們做個假想，如果東莞地區的製造業在短時間內都轉移到越

南，越南會發生什麼變化呢？東莞的產值大約相當於越南整個國家

的一半，並且東莞的工業佔經濟結構的比重遠遠大於越南。這意味

著越南的製造業會一下子膨脹一大半。隨即，越南的土地價格會暴

漲，合格工人不夠用，人力成本會暴漲，大量熱錢也會湧進來，這

將導致越南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可是，要素價格上漲過快令越南

喪失了原本的比較優勢，熱錢又會迅速跑掉，越南百姓的財富可能

會在資產泡沫中被洗劫一空，從而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危

機，乃至政治危機。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極為可怕的經濟高

燒及後遺症。

而這還僅僅是東莞的製造業轉移到越南而已。考慮到這些，便

可知道 Felix關注“廣州”的規模的力量，認為越南發展的最佳狀

態是介於中國台灣地區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水準，完全不可能取代中

國，確實不是謙虛。

供應鏈網絡的力量

我在第一章裏分析過，美國最新一輪的創新對經濟的拉動，以及

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政治經濟學過程，讓中國發育出今天全球規模最大

的製造業供應鏈網絡。這個網絡中的分工越來越細，單個企業的專業

化分工可以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網絡中無數個企業彼此之間互

為配套關係，而且配套關係可以依照訂單需求不斷動態重組，以生產

出各種各樣的產品；中國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和熟練工人群體，則為供

應鏈網絡供給著龐大的人力資源；中國高度競爭性的環境、中國人強

烈的發財致富的慾望，都讓這個供應鏈有了無與倫比的效率。

供應鏈的這種運轉效率使中國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競爭優勢，哪

怕是生產一個低技術產品，除非這個產品對供應鏈的需求很低，並

且人工成本在總成本中的佔比很高，否則其他國家不大容易與中國

競爭。因為中國有能力把產品的綜合生產成本控制在一個非常低的

水平，這種成本控制能力依託的是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系統，而不是

哪個廉價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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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國龐大的供應鏈，並不僅僅依託世界市場的拉動，還

依託中國內部龐大消費市場的拉動。近年來，國內消費市場的拉動

效應越來越明顯。

可以簡單看一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外貿依存度的變化，圖

3-1是 1978—2014年的變化過程。1
 197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只

有 9.73%；隨著中國逐漸融入世界，外貿依存度到 2000年發展到

39.36%；在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迅速升高，

在 2006年達到了歷史最高的 64.77%。在這個階段，世界市場對於

中國經濟和供應鏈的拉動效應很大。在這之後，中國的內需市場

逐漸發展起來，外貿依存度開始下降，2018年已經下降到 34%左

右，而中國經濟發展並未成比例地降速。這意味著內需對中國經濟

發展的拉動力量越來越大。 

圖 3-1　1978—2014年中國出口貿易依存度趨勢

1 穆學英、任建蘭、劉凱：《中國外貿依存度演變趨勢與影響因素研究》，《工業經濟論

壇》2016年第 4期。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同比增長 9.0%，達 38.1萬億元，同期美國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是 6.0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 5%。按當年匯率計算，中國消費市

場的規模相當於美國的 95.36%。到 2019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

為全球最大的單一國家消費市場。

這些數據意味著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並不會因一部分生產能力的

外移而出現萎縮，因為內需的成長可以填補上來。

就算越南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發展起自己的供應鏈網絡，但它

自身的體量過小，能夠支撐的供應鏈規模是完全無法與中國相比

的；雖然它面向全球市場，但由於其過小的體量，所能支撐的供應

鏈規模還是與中國有著巨大的差距。那麼，越南供應鏈內部的分工

深度和配合彈性，即供應鏈的運轉效率，也是遠遠比不上中國的。

這也就意味著，轉移到越南的製造業企業，如果是對供應鏈有

較高需求的，那麼從中國供應鏈進行採購，尤其是從中國採購生產

流程上游的各種標準件，還是會比從越南採購更高效。這樣一來，

向越南轉移的製造業能力，就不是從中國轉走了，而更多的是與中

國的供應鏈形成一種嵌合性關係。

當然，這裏有個前提，那就是中國與越南的通關成本不能太

高。隨著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夥伴關係的推進，中越兩國的通關

成本在不斷下降。我從在廣西的調研中也得知，中越兩國的通關效

率正在大幅提升。幾年前，即便是資質比較優良的發貨商和承運

商，在中越最大的陸上口岸廣西憑祥友誼關口岸要為一輛貨櫃卡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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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通關，順利的情況下也需要四個多小時；現在，順利的話只需

一個多小時就夠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有希望

在不久的將來正式簽署，如果能夠順利簽署，則東盟與中國、日

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之間會結成更大的自由貿易夥伴

關係。這些都會繼續降低通關成本。

我們在越南的調研還發現，籠統地說有哪些公司把工廠搬遷到

越南，意義不大。因為現在的全球經濟已經是在工序層面的跨國分

工，生產者會在各國尋找有比較優勢的要素，將生產環節配置在合

適的地區。就越南相對於中國的比較優勢來說，一方面是生產要素

價格上的優勢，尤其是勞動力價格，另一方面是與其他國家進行貿

易時在關稅上的優勢。

考慮到這些，我們就可以發現往越南轉移的生產企業的一些

特徵。

這些企業不是把完整的生產線搬過去，而是把生產流程中特定

的工序轉移到越南。基於前面的數據分析可知，轉移到越南的特定

工序往往是最後的組裝工序。因為這道工序只需要把零部件裝配在

一起，而不需要再對零部件做複雜的處理，對於供應鏈的需求相對

較低，人工成本佔比相對較高，越南在這方面是有比較優勢的。但

越南在前段環節（對零部件做相對複雜處理）的能力還不大跟得

上，相應的製造業便很難轉移到越南。

在這種生產能力轉移的邏輯中，用傳統的劃分方式對不同產業

做技術的高低之分已經不合適了。同樣一種產品，其不同生產工序

或環節的技術含量是很不一樣的，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是很不一樣

的。在生產工序進入跨國分工的階段後，傳統的生產概念就已經被

打破，傳統的分析框架便也遇到了適用性邊界的問題。

甚至就一道工序而言，該工序所需的中間產品本身在生產流程

上也有著複雜的跨國分工。我們採訪了 2000年就開始在越南創業

的傢具廠老闆任澤忠先生，他向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任澤忠先生說，傢具產業供應鏈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

革、紙箱等十幾種配套產業。越南已經發展起傢具行業配套所需的

本地供應商，但這些供應商進行生產時所需的原材料仍然要從中

國進口。比如，在越南生產一張沙發，其中 90%的皮革材料來自

江蘇，80%的海綿原料也來自中國；生產傢具時所用的夾板，90%

以上來自山東臨沂；與傢具行業配套的五金產業，其中大約 60%

的鐵要從中國進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就連用來包裝傢具

的紙箱這個配套產業也離不開中國。雖然紙箱本身是從越南當地直

接採購的，但製作紙箱的原材料—紙板還是要從中國進口。要

生產紙箱，先要有原始木材做成的原漿，然後再用回收的廢紙打成

次漿，次漿混在原漿裏做出紙皮。紙皮只有一級廠能夠生產，接下

來二級廠會把紙皮加工成紙板，最後三級廠把紙板加工成紙箱。由

於資源和規模的限制，越南目前只有三級廠，所以只能從中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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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板再加工成紙箱。1

在我們通常認為技術含量很低的傢具業，越南的產業與中國乃

至世界上的供應鏈網絡都有著這樣複雜嵌合的關係，更不用說技術

含量高很多的電子行業了。我們在越南考察時也獲得了大量相關案

例，它們表明製造業從中國向越南的轉移，並不是從中國轉走，而

是中國供應鏈網絡的一種外溢。

這個外溢過程有一部分是因為市場規律的作用。要麼是企業要

找特定生產環節比較優勢更高的地方，比如在對供應鏈要求不高、

人工成本佔比比較高的生產環節，越南具有比較優勢；要麼是企業

在佈局全球市場時有某些考慮，比如我們考察到的海爾、TCL等

家電企業。

還有一部分是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訪談中有若干企業談到，

如果不是因為中美貿易摩擦，它們很可能不會遷移到越南來。因為

對它們來說，在越南生產並不如在中國生產划算。雖然越南的勞動

力價格低，但是工人的工作效率也低。而且，越南的土地價格並不

1 在根據此書改編的音頻課程“中國製造報告 20講”於 2019年 12月 20日在得到 App

上線之後，有收聽了課程的用戶指出，任澤忠的這個說法可能對最新動態跟蹤不夠。

越南的造紙業正在發展，比如玖龍紙業、理文造紙在 2017年就去越南投資，可以生產

箱板瓦楞紙，2018年也有中國台灣和日本的一些造紙企業在越南投資擴產。在此我對

用戶的細心指正表示深刻的感謝，出現這個瑕疵與任澤忠先生無關，畢竟他不是造紙

行業的，沒必要去跟蹤最新動態；問題只出現在我這邊，是我在調研後的信息核實工

作做得還不是足夠細緻，因此我在文中引用的說法也需要修正。但是我寧願在書中仍

保留這個小瑕疵，只是通過這個注釋來彌補一下。因為這個小瑕疵並不會影響本書理

論框架的整體解釋力，卻可以把我在調研中的現場感保留下來。

便宜，生產方面也沒有足夠完備的供應鏈支撐，大多數原材料都要

從中國進口，這又增加了物流成本，還有語言不通增加的管理成

本⋯⋯但它們的產品主要是出口美國市場的，遷移到越南就成了

一個無奈的選項。不過，遷移之後它們仍然與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有

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